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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對
你
最
重
要
的
人
是
誰
？

在
外
國
一
次
友
儕
聚
會
，
一
位

朋
友
說
起
年
輕
時
的
遺
憾
，
是
出

發
到
外
讀
書
前
一
晚
，
父
母
為
她

設
了
餞
別
宴
，
她
卻
寧
可
出
席
朋

友
為
她
而
設
的
道
別
聚
會
，
終
於
一
家

人
等
候
了
約
兩
個
小
時
她
才
出
現
，
從

未
看
過
父
親
的
臉
色
那
麼
難
看
。
想
不

到
那
次
一
別
竟
是
十
多
年
，
她
完
成
學

業
後
，
隨
即
到
了
其
他
國
家
工
作
，
再

見
老
父
，
經
已
垂
垂
老
矣
。

﹁
那
天
我
所
見
的
朋
友
，
大
都
沒
有

再
聯
絡
，
有
些
人
連
名
字
也
忘
了
，
年

輕
時
卻
覺
得
朋
友
最
重
要
。
現
在
終
於

明
白
，
這
些
年
最
捨
不
得
自
己
離
開
，

日
夕
思
念
自
己
的
，
其
實
是
父
母
。
﹂

現
在
她
每
年
回
港
一
次
，
帶
父
母
到

處
旅
遊
，
希
望
彌
補
這
些
年
的
忽
略
，

同
時
也
意
識
到
父
母
老
了
，
要
爭
取
時

間
陪
伴
他
們
。

做
父
母
，
尤
其
是
當
母
親
的
，
與
青

春
期
子
女
產
生
最
大
矛
盾
的
常
是
慶
祝
生
日
。
從

你
為
他
們
擺
滿
月
酒
，
開
生
日
派
對
，
至
他
們
長

大
只
希
望
與
自
己
的
朋
友
慶
生
日
，
或
與
情
侶
共

渡
，
甚
至
視
這
天
為
情
人
表
達
對
自
己
的
愛
有
多

深
的
考
驗
，
這
都
令
父
母
若
有
所
失
。
對
於
母

親
，
懷
胎
十
月
、
喜
獲
麟
兒
、
棉
乾
絮
濕
的
片
段

在
這
天
會
在
腦
際
出
現
得
特
別
頻
密
，
也
難
以
接

受
子
女
生
日
那
天
只
讓
與
生
他
養
他
毫
不
相
干
的

人
去
享
受
這
份
歡
樂
。

做
父
母
的
就
是
要
忍
受
子
女
的
不
同
階
段
，
幼
稚

無
自
顧
能
力
的
歲
月
、
反
叛
期
、
只
需
要
朋
友
認
同

的
漫
長
階
段
。
只
能
放
手
讓
他
們
去
成
長
，
接
受
他

們
是
個
獨
立
的
個
體
。
總
有
一
天
，
他
們
會
明
白
人

生
路
上
默
默
地
深
愛

他
的
，
是
父
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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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大
慶

最重要的人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報
載
有
人
調
查
大
學
生
接
受
﹁
同
性
戀
﹂

的
程
度
，
結
果
其
實
年
年
如
是
。
總
是
說

接
受
老
師
、
同
學
是
﹁
同
性
戀
﹂
的
比
率

較
高
，
接
受
家
人
﹁
同
性
戀
﹂
則
較
低
。

負
責
重
複
類
似
調
查
的
﹁
大
學
人
﹂
都
是

專
業
知
識
不
足
，
應
該
再
加
問
﹁
為
甚
麼
接

受
﹂、
﹁
為
甚
麼
不
接
受
﹂，
這
樣
才
能
夠
了
解

一
般
人
對
﹁
同
性
戀
﹂
的
顧
慮
。

意
見
調
查
常
會
出
現
﹁
禮
貌
偏
差
﹂

︵courtesy
bias

︶，
就
是
受
訪
者
傾
向
於
提
供
一

個
社
會
主
流
接
受
的
答
案
。
如
果
你
單
純
問
：

﹁
你
是
否
接
受
﹃
同
性
戀
﹄
？
﹂
這
是
﹁
綑
綁
式
﹂

的
問
法
，
受
訪
者
若
擔
心
被
人
標
籤
為
﹁
歧

視
﹂，
就
有
可
能
撒
個
小
謊
答
﹁
接
受
﹂。
分
開

﹁
同
學
老
師
﹂
和
﹁
家
人
﹂
來
問
會
產
生
﹁
禮
貌

偏
差
﹂。
接
受
同
學
、
老
師
﹁
同
性
戀
﹂
而
不
接

受
家
人
，
可
能
反
映
其
人
內
心
深
處
其
實
不
接

受
！
同
學
和
老
師
在
下
課
後
就
各
行
各
路
，
家

人
則
同
一
屋
簷
下
，
休
慼
與
共
。
經
常
有
家
長

說
：
﹁
我
不
管
人
家
的
兒
子
﹃
搞
基
﹄，
只
要
我

的
兒
子
不
是
！
﹂
這
樣
的
說
法
反
映
當
事
人
其

實
不
能
接
受
自
家
的
兒
子
是
﹁
同
性
戀
﹂，
人
家

的
兒
子
干
我
何
事
？
我
們
應
該
認
為
此
人
接
受
還
是
不
接

受
﹁
同
性
戀
﹂
？

意
見
調
查
有
兩
大
方
式
，
一
是
﹁
問
卷
調
查
﹂︵research

b
y
q
u
estion

n
aire

︶
，
一
是
﹁
深
入
訪
談
﹂
︵in

-d
ep
th

interview

︶，
兩
種
辦
法
互
為
表
裡
。
現
時
香
港
一
些
大
學

負
責
搞
意
見
調
查
的
教
職
員
其
實
只
是
閉
門
造
車
，
自
行

設
計
一
份
問
卷
了
事
。
他
們
不
知
道
許
多
時
候
在
推
行
大

型
問
卷
調
查
之
前
，
其
實
要
先
做
些
小
規
模
的
深
入
訪

談
，
了
解
一
下
現
況
，
然
後
才
知
道
應
該
在
問
卷
問
些
甚

麼
問
題
，
否
則
常
會
問
得
不

邊
際
，
隔
靴
搔
癢
。

如
果
再
有
﹁
大
學
人
﹂
做
類
似
的
調
查
，
將
﹁
男
同
﹂、

﹁
女
同
﹂
分
開
來
問
，
可
以
預
期
接
受
﹁
女
同
﹂
會
比
﹁
男

同
﹂
更
多
。
為
甚
麼
？
中
國
人
社
會
從
來
都
是
接
受
﹁
對

食
﹂︵
與
﹁
女
同
性
性
愛
行
為
﹂
有
相
似
之
處
︶
的
多
，
接

受
﹁
男
風
﹂︵
與
﹁
男
同
性
性
愛
行
為
﹂
有
相
似
之
處
︶
的

少
。
筆
者
並
非
胡
說
，
各
位
看
看
娛
樂
圈
的
名
人
就
知
。

觀
眾
比
較
接
受
女
藝
人
找
個
女
伴
共
同
生
活
，
如
果
男
藝

人
與
男
伴
走
在
一
起
，
背
後
會
有
很
多
難
聽
的
說
話
，
不

少
還
是
出
自
那
些
自
稱
﹁
我
不
歧
視
同
性
戀
﹂
的
人
之

口
。
為
何
較
﹁
接
受
﹂
女
而
﹁
歧
視
﹂
男
？
首
要
原
因
是

﹁
健
康
﹂，
香
港
最
新
一
輪
感
染
愛
滋
病
的
數
據
顯
示
，

﹁
男
同
性
性
交
者
﹂
仍
是
傳
播
這
個
﹁
世
紀
絕
症
﹂
的
最
大

宗
。現

時
大
中
華
圈
常
見
一
些
錯
誤
的
宣
傳
，
聲
稱
中
國
古

代
已
有
﹁︵
男
︶
同
性
戀
﹂，
並
舉
西
漢
諸
帝
有
男
寵
為

例
。
史
籍
記
載
漢
高
祖
劉
邦
有
男
寵
籍
孺
，
惠
帝
劉
盈
有

閎
孺
，
文
帝
劉
恆
有
鄧
通
，
武
帝
劉
徹
有
韓
嫣
等
等
，
名

單
很
長
。
可
是
以
他
們
這
樣
的
性
生
活
情
況
，
按
現
代
西

方
學
說
實
是
﹁
雙
性
愛
慾
﹂︵bisexual

︶
而
不
是
單
純
的

﹁
同
性
愛
慾
﹂。
皆
因
高
祖
、
文
帝
、
武
帝
幾
代
都
有
妻
有

兒
，
有
男
寵
亦
有
女
寵
，
顯
然
未
失
與
女
人
性
交
的
能
力

和
興
趣
。

可
見
今
時
今
日
許
多
﹁
大
學
人
﹂︵
有
教
師
、
有
學
生
︶

侈
談
﹁
同
性
戀
﹂，
以
權
威
的
口
吻
教
訓
市
民
大
眾
，
其
實

自
己
一
頭
霧
水
，
做
學
問
時
很
馬
虎
，
還
男
女
不
分
呢
！

︵
淺
談
﹁
同
志
教
育
﹂
．
二
之
二
︶

問「同」宜分男女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香
港
大
會
堂
在
一
九
六
二
年
建
成
營
業
，
我
當
年

主
持
的
培
僑
中
學
，
率
先
在
一
九
六
二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和
一
九
六
三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兩
次
假
該
堂
音
樂
廳

舉
行
畢
業
典
禮
。

由
於
培
僑
是
愛
國
學
校
，
當
時
的
港
英
當
局
對
我

們
舉
辦
的
畢
業
典
禮
十
分
敏
感
，
一
再
對
典
禮
的
內
容
、

主
禮
人
物
、
講
話
內
容
、
舞
台
佈
置
、
演
出
節
目
加
以
審

查
。
當
年
的
大
會
堂
經
理
是
陳
達
文
先
生
，
即
現
港
大
法

律
學
院
教
授
陳
弘
毅
的
父
親
。
陳
教
授
與
我
在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香
港
基
本
法
委
員
會
中
擔
任
委
員
，
相
處
有
十
年

之
久
。
我
於
第
三
屆
委
員
會
中
退
任
，
陳
教
授
仍
然
在

位
。
想
不
到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已
經
認
識
他
的
父
親
，

與
他
們
父
子
兩
代
結
識
，
也
是
佳
話
。

由
於
談
判
舉
行
畢
業
典
禮
細
節
，
我
和
陳
達
文
先
生
見

面
接
近
十
次
。
開
頭
他
們
要
求
我
校
報
告
舉
行
典
禮
細

節
，
最
先
的
爭
議
是
懸
掛
國
旗
的
問
題
。

按
照
我
校
的
慣
例
，
不
僅
在
國
慶
日
的
活
動
，
其
他
包

括
元
旦
、
校
慶
等
慶
祝
活
動
，
都
在
台
上
懸
掛
國
旗
。
但

大
會
堂
當
局
堅
持
舞
台
上
不
能
懸
掛
任
何
﹁
政
治
性
旗

幟
﹂。我

反
駁
說
，
國
旗
怎
麼
能
列
入
﹁
政
治
性
旗
幟
﹂
？
英

國
不
是
已
經
承
認
了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了
嗎
？
並
且
已
經

在
北
京
設
立
了
外
交
代
辦
處
了
嗎
？

但
陳
先
生
堅
持
，
並
說
這
是
上
級
的
意
思
。
最
後
，
為

了
使
典
禮
順
利
進
行
，
我
們
讓
步
，
不
掛
任
何
旗
幟
。

之
後
就
是
審
查
講
稿
、
主
禮
者
名
單
，
更
重
要
的
是
審

查
典
禮
後
的
餘
興
節
目
。
節
目
不
外
是
學
生
的
歌
舞
。
他

們
對
舞
蹈
中
揮
舞
紅
旗
十
分
敏
感
，
也
要
求
不
要
有
﹁
紅

旗
﹂
出
現
。
我
們
的
學
生
只
是
表
演
少
數
民
族
的
舞
蹈
，

並
不
是
後
來
才
出
現
的
革
命
樣
板
戲
，
唱
的
也
是
民
族
歌

曲
甚
至
是
西
洋
歌
曲
。

每
一
次
的
對
談
和
爭
論
，
陳
先
生
都
要
請
示
後
答
覆
。

此
中
，
他
只
是
做
個
傳
話
人
罷
了
。

其
實
，
在
大
會
堂
舉
行
畢
業
典
禮
的
學
校
不
多
，
我
們

的
申
請
便
顯
得
突
出
。
現
在
我
們
三
家
學
校
都
有
了
新
校

舍
的
禮
堂
，
畢
業
典
禮
的
場
地
就
再
不
假
外
求
了
。

大會堂舉行典禮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天
下
間
，
糊
塗
帳
多
的
是
。
菲
傭
買
菜
﹁
打

斧
頭
﹂
二
十
元
落
袋
，
再
七
拼
八
湊
算
出
總

數
，
糊
塗
帳
瞞
過
了
僱
主
；
投
標
涉
款
二
百

億
，
利
益
衝
突
沒
申
報
，
當
日
也
不
追
究
。
糊

裡
糊
塗
似
乎
過
了
關
。

款
額
多
少
，
不
重
要
。
大
前
提
是
：
一
筆
糊
塗

帳
。審

計
處
每
年
都
列
出
清
單
，
批
評
政
府
亂
花
費
。

嚴
重
者
，
如
：
東
亞
運
動
會
超
支
。
輕
微
者
，
如
：

康
文
署
八
個
網
球
場
，
僅
使
用
兩
個
，
六
個
空
置
。

千
萬
別
譏
笑
審
計
處
﹁
濕
碎
﹂
婆
媽
。
港
人
有
幸

得
此
機
構
把
關
，
監
督
政
府
開
銷
，
節
省
納
稅
人
金

錢
；
還
有
廉
政
公
署
，
是
打
擊
貪
腐
的
防
火
牆
。

英
國
︽
衛
報
︾
旗
下
的
︽
星
期
周
刊
︾
最
近
公
布

政
府
去
年
的
糊
塗
帳
，
列
舉
英
國
官
僚
制
度
下
，
浪

費
公
帑
；
其
﹁
濕
碎
﹂
程
度
與
香
港
的
﹁
八
個
球

場
，
六
個
空
置
﹂
不
相
伯
仲
。

一
、
英
政
府
多
個
部
門
聘
請
專
家
，
教
導
公
務
員
要
挺
胸
昂

首
走
路
：
﹁
腳
跟
先
落
地
，
然
後
腳
板
，
再
腳
趾
。
﹂
花
了
納

稅
人
多
少
錢
，
沒
說
。

二
、
捉
﹁
竊
賊
﹂
花
了
二
萬
英
鎊
︵
約
二
十
五
萬
港
元
︶。
兩

名
男
子
從
廢
物
回
收
中
心
，
取
走
被
棄
置
的
電
鑽
頭
和
遊
戲
機

板
各
一
。
警
方
聞
訊
出
動
一
架
直
升
機
、
兩
貨
車
、
三
部
巡
邏

車
，
和
兩
頭
警
犬
追
捕
他
們
。

三
、
林
肯
郡
警
察
局
關
心
屬
下
二
千
名
警
員
的
飲
食
健
康
，

花
了
一
筆
影
印
費
，
印
刷
﹁
飲
食
指
引
﹂。
內
容
勸
戒
警
員
；

﹁
切
勿
吃
過
期
食
物
。
﹂﹁
炎
夏
天
，
別
將
三
文
治
放
進
公
事
包

或
發
熱
汽
車
裡
。
﹂

四
、
國
防
部
一
樣
糊
塗
。
他
們
以
為
雷
達
系
統
所
用
的
燈
泡

是
﹁
特
製
﹂，
每
個
售
價
二
十
二
英
鎊
。
為
了
貪
圖
有
優
惠
價
，

於
是
大
批
入
貨
。
最
後
發
現
雷
達
燈
泡
並
不
特
殊
，
普
通
家
用

燈
泡
一
個
而
已
，
僅
售
六
十
五
便
士
。

幸
好
是
買
燈
泡
，
並
非
去
偵
察
軍
事
機
密
，
難
得
國
防
部
如

此
糊
塗
。

我
也
裝
糊
塗
，
每
逢
菲
傭
買
菜
回
來
後
算
帳
，
隻
眼
開
隻
眼

閉
。 糊塗帳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溫
家
寶
總
理
在
他
任
內
每
年
一
度

的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大
會
結
束
後
的
記

者
招
待
會
，
有
內
涵
而
又
有
感
情
的

講
話
皆
成
為
舉
世
矚
目
的
新
聞
活

動
，
更
何
況
已
成
世
界
經
濟
第
二
大

實
體
的
中
國
，
政
治
、
經
濟
、
外
交
的
政

策
變
動
早
已
牽
動
全
球
變
化
，
所
以
，
擲

地
有
聲
的
講
話
令
舉
世
關
注
不
無
其
因

也
。感

情
豐
富
、
博
覽
古
今
群
書
的
溫
總
，

十
年
以
來
的
記
招
，
均
以
詩
言
志
表
真

情
，
令
人
動
容
，
印
象
深
刻
。
溫
總
並
非

客
家
人
，
但
他
常
引
用
客
籍
詩
人
外
交
家

黃
遵
憲
的
一
句
詩
來
形
容
自
己
是
愛
香
港

的—
—

寸
寸
河
山
寸
寸
金
。
當
年
二
○
○
三

年
時
溫
總
理
曾
來
港
首
次
用
上
這
句
詩
，

而
今
，
當
香
港
回
歸
中
國
十
五
年
之
際
，

他
一
再
重
複
用
上
﹁
寸
寸
河
山
寸
寸
金
﹂

來
形
容
他
認
同
香
港
發
展
﹁
一
國
兩
制
﹂、

﹁
港
人
治
港
﹂
的
強
大
生
命
力
。

愛
民
如
子
的
溫
總
，
對
社
會
不
公
令
人

民
深
惡
怨
恨
的
現
象
毫
不
迴
避
，
民
本
情
懷
表
現
在
他

的
言
行
和
施
政
之
間—

—

公
平
正
義
比
太
陽
還
要
有
光

輝
。
滿
腹
遠
大
抱
負
、
為
民
請
命
的
溫
總
，
雖
有
十
年

耕
耘
，
然
而
，
還
有
一
年
任
期
的
他
，
坦
言
有
很
多
不

足
之
處
，
﹁
我
秉
承
﹃
苟
利
國
家
生
死
以
，
豈
因
禍
福

避
趨
之
﹄
的
信
念
﹂、
﹁
我
為
國
家
、
人
民
傾
注
了
我

全
部
熱
情
、
心
血
和
精
力
，
沒
有
謀
過
私
利
，
我
敢
於

面
對
人
民
，
面
對
歷
史
。
知
我
罪
我
，
其
惟
春
秋
。
﹂

知
命
之
年
的
溫
家
寶
總
理
自
比
老
馬
不
鬆
套
，
他

惦
記
他
的
人
民
，
人
民
又
豈
會
忘
記
他
呢
！
講
到
香

港
選
舉
，
他
強
調
要
堅
持
公
平
、
公
正
，
依
法
辦

事
，
香
港
一
定
能
夠
選
出
一
位
為
多
數
港
人
所
擁
護

的
特
首
。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
還
有
一
個
星
期
，
必
將

如
期
誕
生
一
位
能
為
多
數
港
人
所
接
受
所
支
持
的
特

首
。
更
相
信
這
位
新
特
首
必
能
熟
讀
學
習
溫
總
理
在

記
招
上
動
人
真
情
的
表
白
，
當
這
位
新
特
首
五
年
任

期
滿
發
表
感
言
時
，
也
能
同
樣
如
溫
總
的
矢
言
守
職

—
—

﹁
敢
於
面
對
人
民
，
面
對
歷
史
。
知
我
罪
我
，
其

惟
春
秋
。
﹂
今
年
的
兩
會
，
﹁
改
革
﹂
已
成
主
旋

律
。
神
州
大
地
和
香
港
正
掀
起
一
片
改
革
浪
潮
，
正

因
為
公
平
正
義
是
社
會
穩
定
基
礎
，
是
人
民
擁
戴
公

平
正
義
比
太
陽
還
要
有
光
輝
。
這
是
香
港
市
民
的
願

望
期
待
。
香
港
千
二
名
選
委
肩
負

偉
大
使
命
，
一

定
要
投
票
，
選
出
大
多
數
市
民
擁
護
的
特
首
，
帶
領

香
港
踏
上
新
里
程
，
譜
寫
新
篇
章
。

寸寸河山寸寸金
思 旋

思旋
天地

七
年
裡
，
他
們
一
直
是
公
認
的
宿
敵
，
一
個
業
界

第
一
，
一
個
業
界
第
二
；
三
個
月
前
，
他
們
一
度
對

簿
公
堂
，
一
個
叫
一
個
賠
償
一
點
五
億
的
侵
權
費
，

一
個
又
叫
另
一
個
拿
出
四
千
萬
的
名
譽
損
失
費
；
甚

至
就
在
頭
一
天
，
他
們
還
仍
是
以
死
對
頭
的
面
貌
出

現
，
一
副
有
我
沒
他
、
有
他
沒
我
的
架
勢
。
然
而
，
就
在

一
天
過
後
，
他
們
竟
然
閃
婚
了
，
令
眾
網
友
在
大
跌
眼
鏡

之
餘
，
紛
紛
高
喊
：
我
又
相
信
愛
情
了
！

說
的
是
視
頻
網
站
界
的
兩
位
大
佬
優
酷
和
土
豆
的
閃
電

合
併
。

本
月
十
二
日
，
優
酷
官
方
微
博
突
然
發
佈
消
息
，
稱
優

酷
、
土
豆
將
以
百
分
之
一
百
換
股
的
方
式
合
併
，
新
公
司

名
為
﹁
優
酷
土
豆
有
限
公
司
﹂，
土
豆
將
退
市
。
消
息
一

出
，
業
界
震
動
，
長
期
以
來
在
市
場
佔
有
龐
大
份
額
，
業

界
地
位
分
列
第
一
和
第
二
的
優
酷
、
土
豆
一
旦
合
併
，
無

疑
將
打
造
出
一
個
空
前
的
巨
無
霸
，
從
而
進
一
步
引
發
視

頻
網
站
界
的
重
新
洗
牌
。

而
另
一
邊
廂
，
激
動
的
還
有
網
民
，
儘
管
他
們
當
中
有
相
當
多
的

人
並
不
在
乎
誰
當
老
大
、
洗
不
洗
牌
之
類
的
事
，
但
憑
藉

昨
天
還

是
冤
家
今
天
就
變
親
家
的
爆
點
，
網
民
們
亦
如
以
往
般
雀
躍
得
相
當

盡
責
，
且
再
一
次
發
揮
了
惡
搞
調
侃
的
超
人
智
慧
。

有
統
計
說
，
合
併
的
消
息
宣
佈
後
，
新
浪
科
技
的
快
訊
微
博
以
每

分
鐘
一
千
次
的
頻
率
被
瘋
傳
，
短
短
十
分
鐘
內
，
該
新
聞
躍
居
新
浪

熱
點
話
題
第
一
名
。
由
於
距
離
優
酷
和
土
豆
因
︽
康
熙
來
了
︾
的
版

權
而
大
打
出
手
才
不
過
三
個
月
時
間
，
使
得
他
們
的
﹁
閃
婚
﹂
更
多

了
一
份
峰
迴
路
轉
的
戲
劇
效
應
。
分
分
合
合
、
大
起
大
落
，
確
實
很

像
癡
男
怨
女
，
於
是
不
少
網
友
的
評
論
都
扯
上
了
愛
情
，
最
常
見
的

就
是
：
﹁
是
因
為
愛
情
麼
？
﹂、
﹁
我
又
相
信
愛
情
了
！
﹂
更
有
才

的
，
甚
至
快
速
改
編
了
︽
因
為
愛
情
︾
的
歌
詞
，
推
出
優
酷
土
豆
版

本
。
有
意
思
的
是
，
大
概
是
說
的
人
太
多
了
，
就
連
土
豆
網
的
官
方

微
博
也
在
合
併
消
息
宣
佈
一
個
小
時
後
，
獻
出
了
一
曲
︽
因
為
愛

情
︾。得

到
眾
網
友
及
﹁
官
方
﹂
的
認
可
後
，
網
民
們
的
﹁
愛
心
﹂
更
加

氾
濫
，
從
祝
福
優
酷
土
豆
更
發
展
到
要
為
其
他
仇
敵
保
媒
拉
線
。
於

是
，
有
人
發
出
微
博
：
優
酷
土
豆
合
併
了
，
蘋
果
看
了
一
眼
安
卓
，

蒙
牛
看
了
一
眼
伊
利
，
甲
殼
蟲
看
了
一
眼M

IN
I

，
麥
當
勞
看
了
一
眼

肯
德
基
，
可
口
可
樂
看
了
一
眼
百
事
，
詹
姆
斯
看
了
一
眼
科
比⋯

⋯

不
過
，
小
狸
倒
覺

得
，
惡
搞
歸
惡
搞
，
如

果
這
些
冤
家
們
都
成
了

親
倒
未
必
是
件
好
事
，

到
那
時
，
每
個
行
業
都

有
航
空
母
艦
，
壟
斷
怕

是
要
成
為
必
然
，
那
對

絕
大
多
數
人
都
沒
甚
麼

好
處
。

因為愛情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筆者在媒體工作多年，經常到鄉下採訪，對農
村的基本印象是，農民的物質生活，在總體上已
是溫飽有餘。隨 物質生活的改善，農民對精神
文化生活表現出強勁的需求。然而，由於諸多原
因，農村先進文化發展比較滯後，封建迷信活動
比較嚴重，賭博毆鬥等不文明行為時有發生。尤
其在農閒季節，很多農民無事可做，便以打麻
將、玩撲克和喝酒消遣。少數農民沾上賭博惡習
以後，搞得家破人亡，嚴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和
諧。先進文化發展的滯後，也嚴重影響了農民文
明的思想觀念的形成，制約 農村經濟的發展。
這種情況，與新農村建設目標是格格不入的，更
與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不相適應。
近日，我隨省作協代表團到有關鄉鎮採風，欣

喜地看到了鄉村文化的新風景。
這是一個偏僻的漁港，儘管漁民們靠捕漁和養

殖鰻魚等海產品富裕起來，但文化生活卻顯單
薄，除了收看電視節目就再也沒有其他的娛樂。
這時，一位在深圳女兒家安享晚年的漁港大媽，
聞訊江蘇沿海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處於沿海開
發主陣地、主戰場的家鄉漁港熱切感召 她。她
毅然捨棄大都市快樂舒適生活，決定回到家鄉發
揮自己擅長歌舞的一技之長，成立了漁港首個私
人藝術團體——「漁妹子藝術團」，每逢節假日便
為漁民們公益演出，傾力傳承光大漁港「漁文
化」，傾情唱響沿海開發「主旋律」。在鄉村新文
化追求的道路上，這位漁港大媽熱情付出、無私
奉獻、無怨無悔。為了排演反映休漁季節漁家女
結網備汛的《結網舞》，她買回繩線，自己動手，

起早帶晚10多天，編織了9條漁網用作道具。為了
籌措資金，她與婚慶公司、房產公司聯繫，在婚
禮、開盤典禮上演唱，用自己演出費來開支團隊
的費用。
我們來到這個漁港時，適逢當地漁民趕集，由

漁港大媽領銜主演的歌伴舞《灘塗美》正在演
出，現場擠滿了人群，好評如潮。「春到一幅
畫，秋來一首詩⋯⋯百里灘塗賽翡翠，百里灘塗
不思歸」的四季美景旋律，把觀眾帶進美奐美輪
的沿海濕地灘塗。盡情演繹了漁港人民的新生
活、新面貌。
在另一個鄉鎮，我們欣賞了一支由農民組成的

葫蘆絲舞蹈隊，她們精湛的表演，獨特的台風，
完美的組合，讓人刮目相看。《月光下的鳳尾
竹》、《竹林深處》、《傣寨情歌》等一首首膾炙
人口的葫蘆絲樂曲使人陶醉不已。葫蘆絲舞蹈隊
的組織者和指導老師是鎮上的一位姓倪的退休老
人。這位老人從小就酷愛音樂，特別擅長吹奏葫
蘆絲，退休後想到有義務為鄉村文化做出點貢
獻，於是就組織了一支愛好音樂的老年葫蘆絲舞
蹈隊，有田間勞作的老農，也有鄉鎮退休工人、
教師等。這支成立了剛剛一年多時間的秧歌舞式
的老年葫蘆絲舞蹈隊，和 民間的泥土芬芳一起
在這片古老的大地蓬勃生長。一般來說，學樂器
沒半年的功夫不可能上台演奏，更何況是老年人
呢。而倪老針對隊伍中人員年齡和情況，編寫了
適合老年人學習的葫蘆絲入門教材，他們編排的
《荷塘月色》3個多月就首次搬上舞台，受到在場
觀眾、嘉賓的一致好評。

每天清晨，在這個鄉鎮的路邊、或廣場，老年
葫蘆絲舞蹈的隊員們用她們輕盈的舞步體察世
態，用她們愉悅的神情去表現世態，用神奇的音
樂去感受幸福生活的美好，她們舞出了人生的健
康，舞出了人生的快樂，舞出了新農村的精彩。
談到街舞，人們自然想到大都市。是啊，街舞

最早起源於美國紐約，10多年前才開始在我國的
一些大城市流行。可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次我們
在蘇北里下河一個水鄉採風，也看到了農民興致
勃勃地跳起了街舞。
眼前這群跳街舞的農民，老、中、青、少都

有，年長的已有70多歲，年少的10多歲。你可別
小瞧這些土生土長的農民，跳起街舞來一招一式
還挺專業。甚麼快三步、慢四步、蹦的、桑巴、
新疆舞、健美操等100多個舞種都會跳。不知內情
的人，還以為她們是哪個專業舞蹈劇團的哩。組
織農民跳街舞的是鎮上一家小店的店主，物質生
活已提前進入小康的她，精神生活卻感到不滿
足。是啊，在這農村鄉鎮，
到了晚上除了在家看電視還
能到哪裡去娛樂呢？難怪一
些農民天天晚上打麻將。跳
街舞可是一種時尚的娛樂，
既鍛煉了身體又陶冶了情
操。於是她決定利用電腦自
學街舞。原來她只是自娛自
樂，後來就想到提高農民文
化生活水平，讓大家心情都
放鬆愉悅一下，便自己組織
了這種活動，不辭辛勞，義
務輔導大家學街舞，讓出店
面前的道路讓大家跳街舞。
她說，自己生意受點損不要
緊，看到這麼多人跳街舞，

她心裡比甚麼都快樂！
跳街舞的一位大姐告訴我們，說來跳街舞的最

多時有200多人，最少時也有100多人，還有一小
部分人在其他街面上跳。一些來投資的客商家屬
更是早早地來到這裡熱身。有些路過的外地人有
時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她們的跳舞隊伍。考慮到不
少人第二天還要工作、學習，她們跳街舞一般晚
上7點開始，9點準時結束。
街舞，跳出了農民的歡樂，跳出了農民的新生

活。
這些鄉村新文化的使者，默默無私地將新文化

的種子灑播在鄉村大地上，讓新文化的花朵開放
在四季，開放在廣大農民的心裡，他（她）們是
鄉村最可愛的人。媒體除大力弘揚外，有關部門
應通過民辦公助、政策扶持的方式鼓勵農民自辦
文化，使農民群眾真正成為農村新文化建設的主
體。更好地滿足農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
求，為廣大農民提供優秀的精神食糧。

鄉村新文化的使者

■網民創作的優酷土豆聯

姻圖。 網上圖片

■「鄉村歌會」。 資料圖片


